
□谭延桐

像澜沧江的支流罗梭江那样迂回九曲，像傣
族的歌声那样低回婉转，我终于来到了云南西双
版纳热带植物园。这个热带植物园所在的葫芦岛
上，总是人来人往，而我属于典型的“往”的那一
群：身也在往，心也在往，一往无前。

没错，美的历程，从我出门的那一刻起，就已
经正式开启了。一路上，我领略着美，呼吸着美，
参悟着美，总觉得，最美的应该是在前面。美的
绳子，也一直都在拽动着我，使我总是不得停歇。

果然，集陌生化和惊异感于一体的美，醒目
地出现了。

远远地看，我还以为是一些展翅欲飞的鸟
呢，走近之后才发现，原来，它们是一些花。这
些花的名字，叫作“白鹭兰”。白鹭兰，竟是以白
鹭的形式具体地来呈现的。说是白鹭，却非白
鹭；说是花，却似白鹭。这一回，我是实实在在
地被惊讶到了。

白鹭，飞着飞着便凝固了，或定格了。其芬
芳的灵魂，缓缓地进入一朵朵兰花之中，因而变
成了白鹭兰。看上去，白鹭兰既纯净清新，也妍

丽曼妙，让人忍不住轻轻呼吸，唯恐一不小心就
惊飞了它，唯恐它们飞向一首诗、一首歌或是一
个梦。于是，我呼吸也轻，脚步也轻，完完全全
是一种轻的姿态。以此，来和云淡风轻，合着
辙，押着韵。

你看，这朵白鹭兰的神情，是多么地纯真：静
静地望着水面，仿佛一旦发现了河里的鱼，便振
翮飞去。此刻，它的羽毛，已是全部散开了，也
许，它是已经看到了河里肥美的鱼儿了吧？看着
看着，我便被它的不动声色，给彻底地感动了。
进而，我把“不动声色”这个元素，或者说是品质，
提取了出来，并且装进了我锦绣般的肺腑里。

你再看这朵白鹭兰，在雨中，只管专注地凝
视着前方。喙上正滴着音符，羽毛上正流淌着旋
律，这景象实在是一种绝妙的境界。一说到境界，
我的思绪马上又泛滥了：修为的最高境界，还不就
是不为物役、不为所动吗？哦，是的，这个“哦”字，
是我缓缓吐出的，就像是蚌吐珍珠。

更奇妙的，不是一朵白鹭兰，而是情侣似的
两朵白鹭兰，并排着，或相互依偎着，正在互诉
衷肠，或说着海枯石烂的情话。我，默默地看
着，倾听着，不禁羡慕起它们的如胶似漆了。那
样的缠绵，不是情诗，却胜似情诗。

还有一些白鹭兰，千姿百态，舞姿绰绰。那

正在独舞的，则舞得仪态万方；正在双舞的，则舞
得风情万种；正在群舞的，则舞得酣畅淋漓。它
们以大地为舞台，让个“舞”字，尽得风流。看着
看着，我禁不住也想翩翩起舞了。

白鹭兰的奇异之处在于，它们不仅有脑袋、
脖子、眼睛、喙，而且有身子、羽毛、腿脚，是那么
的惟妙惟肖，栩栩如生。

仔细地看去，其白鹭状花朵，是沿着各自的
穗状花序生长的，一个穗状花序可以开出十来朵
单花，高一些的可达40多厘米。每一朵都有着
圣洁、优雅、曼妙的身姿。其“活一天就要飞一
天”的信誓，无论怎么说，都是感天动地的。

太过美丽，太过神奇，说的便是它们，至少是
包括了它们。也许正因为如此，它们才成了一种
濒危的植物。越是美的，就越是面临着各种各样
的考验，这便再次证明：美有时也显得脆弱。

这美的历程，并没有结束。因为，我离开了
那里之后，美的历程便转移到我的梦里、诗里和
歌里了，永不止步。美的历程，无论怎么说也是
不能停下的。

□李金兰/文、图

2025年8月初，我有幸得到广西作协的
邀请，参加“铭记历史 致敬英烈”广西作家
抗战精神主题采风创作活动，来到桂林飞
虎队遗址公园。曾经一马平川的秧塘机
场，如今是一本鲜活的抗战历史教科书。

走进飞虎队遗址公园，一架C-47运输
机映入眼帘。这架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
出贡献的飞虎队战机，停泊在遗址公园的
敞坪上，机头朝向鸡公山的十二重岩。“飞
虎队指挥所旧址”的中英文石刻，如史诗一
般，铭刻在岩壁上。

故事，且从卢沟桥事变说起。1937年7
月 7日，是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
中国全民族奋起抗战的开端。随着广州、
武汉相继沦陷，桂林成了战时西南地区重
要的后方城市。凭借天时、地利、人和等条
件，大批疏散的平民和文化名人接踵而
至。日军的魔爪，伸向桂林山水。据史料
记载，桂林城遭日机持续轰炸，这座历史悠
久的文化名城几成废墟。

这本教科书的主页，写满了英雄之城
的壮烈与豪情。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叶

剑英、董必武的直接领导下，这里建立了
以李克农为处长的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
南方局桂林办事处和新四军驻桂通讯处，
成为广大南方地区的红色抗日指挥中
心。郭沫若与夏衍等人，将在上海创办的
进步报纸《救亡日报》，辗转搬到桂林。
丰子恺来到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教授
国文和美术。他在 1938 年 11 月，带领学
生绘制抗战宣传画，又忍着足疾，去两江
镇上和乡下张贴，宣传抗战。巴金在广州
沦陷后，于 1938 年 11 月 8 日来到桂林。
他在《桂林的受难》中写到：“我亲眼看见
桂林市区房屋的半数变成了废墟……”
1939 年 4 月，田汉来到桂林时，正值日军
飞机连续轰炸桂林，为了救济难民，他带
领平剧宣传队发起义卖公演。在公演当
天，他赶写了控诉日军暴行的剧本《怒吼
吧，漓江！》……

被国内外新闻媒体誉为“抗战文化城”
的桂林，经历着血与泪、黑与暗、丑与恶的
洗礼。为了制敌，在桂林城西，鸡公山、笔
架山、大皇山等多列石山之间，来自二塘、

四塘、秧塘、大律等地的上万民工，脚穿草
鞋，挥汗如雨，用铁锹锄头填平坎坷，靠肩
膀手臂拖着巨大的石碾，夯实长达 1800米
的机场跑道。1941年，克莱尔·李·陈纳德
率领252名美国志愿航空队员，支援我国的
抗日战争。这支队伍，以飞虎为队徽，故被
称为“飞虎队”。1943年12月23日，飞虎队
从昆明转至桂林，担负防空和歼灭日本海
上运输船只的任务。依山傍河的地方，当
年配套建设的飞虎队招待所、诊所医院、瞭
望塔、水塔、水井等设施，至今仍有迹可循。

飞虎队抵达秧塘机场没几天，18架日本
轰炸机和战斗机杀气十足地从广州飞来轰
炸桂林。警报声撕破黎明的宁静，人们赶紧
跑进防空岩洞躲藏。飞虎队战机紧急起
飞。日本侵略者做梦也没想到，埋伏在桂林
高空的飞虎队战机突然俯冲下来，发起进
攻。敌机惊慌失措，乱了阵脚，四处逃散。
飞虎队猛杀猛打，一举歼灭11架敌机。此情
此景，让饱受轰炸之苦的桂林人，长舒了一
口气。广西当局为飞虎队将士设宴庆功，以
表达感谢。陈纳德将军自然也为这一战绩
高兴万分，向上级报告“桂林最适宜强击作
战”。此后，秧塘机场，便成了飞虎队突击杀
敌的前沿阵地，取得了惊人的战果。

站在飞虎队遗址公园 C-47 的飞虎队
战机前，遥望湛蓝的天空，感慨万千。记忆
成了疗愈战争创伤的良药。“飞虎”飞过的
痕迹，让秧塘的天空成了珍存历史的天
空。飞虎队司令陈纳德将军，在《战士之
路》中写道：“我最美好的愿望是，飞虎队的
标志能在太平洋上空高高飘扬。不管是战
争还是和平，它都能被太平洋两岸的人们
当做是两个伟大民族能向着同一个目标前
进的象征。”飞虎队纪念馆，展出了大量珍
贵的历史照片，以及飞虎队队员捐赠的军
服、皮箱、地图、勋章和期刊等与飞虎队相
关的文物。

2016年 8月，5名平均年龄为 71.8岁的
飞虎队机组人员，驾驶C-47运输机重飞“驼
峰航线”。他们从澳大利亚起飞，历时3个多
月，飞过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缅甸
等 6个国家后到达中国，总里程达 11062公
里。2017年3月25日，美国飞虎队历史委员
会正式向桂林捐赠的C-47运输机，永久地
陈列在桂林飞虎队遗址公园，成为中美两国
人民友谊延续的见证。

最后的飞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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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飞“驼峰航线”的C-47运输机停泊在飞虎队遗址公园。

白 鹭 变 成 的 花

清晨，大雨滂沱，雷声滚滚，闪电如银蛇划破天幕。
四岁的小孙女牵着父母的手，踏进高铁站，奔赴桂林。这
是她人生第一次远行省外，也是她与高铁的初次邂逅。
她雀跃不已，像一只刚出笼的小鸟，按捺不住扑向天空的
渴望。

抵达深圳北站，小孙女像闯入新世界的精灵，踮起脚
尖张望：蜿蜒的长队、忙碌吞吐行李的安检传送带……她
的小手指向巨大电子屏上跳跃的字符，一字一顿地念：

“和——谐——号。”念完还歪着脑袋，仿佛在咀嚼这陌生
名字的滋味。

高铁启动的瞬间，她几乎扑向窗玻璃，鼻尖被压得扁
平。窗外景物缓缓倒退，继而加速，最终化作光影的湍
流。“动了，动了，火车跑啦！”她兴奋地拍打车窗，笑声如
银铃清脆。高压线杆与行道树如奔赴战场的士兵急遽后
退，田野平畴、蜿蜒河湾则像被无形之手匆匆卷起的画
卷。她的小手贴在冰凉的玻璃上，似想挽留飞逝的风
景。那隐约的轨道摩擦声，在她耳中竟成了列车在说悄
悄话。

列车飞驰，她更坐不住了。眼珠追着窗外掠过的绿
意，小嘴微张，仿佛要将整条流动的风景线都吸进肚子
里。忽而伸出食指，指向模糊的树影，又指向远处掠过
的黛色山峦，转头喊道：“妈妈！看！山比我们幼儿园
的滑梯还大！树都在跑！”声音里蹦跳着无数个“第一
次”的惊喜。

她从背包里掏出饼干、糖果、画书，一样样摆放在
膝上，排成整齐的队列，郑重其事地数着：“一、二……
六……十……”仿佛在检阅自己的远征装备。数到一
半，忽又抬头，认真地问：“爸爸，我们坐的，是不是电视
里那个‘会飞的房子’？”

列车驶入隧道，光明骤然熄灭，车窗化作幽暗的镜
子。她本能地往妈妈怀里一缩，随即又瞪大眼睛，紧盯着
玻璃上自己模糊的影子，仿佛在确认那个小小的身影是
否也被黑暗吞噬。屏息凝神间，她在黑暗深处窥见自己
眼中亮起的微光，如星辰在小小宇宙里悄然生发。

倦意终于袭来，她伏在母亲膝上沉沉睡去。窗外流
云飞掠，山影起伏，车轮碾过铁轨的节奏，宛如大地哼唱
的摇篮曲。她睡得安稳，小脸泛着红晕，嘴角弯着笑痕。
那通向远方的铁轨，正稳稳托住她小小的梦。

当列车驶近桂林，雨霁云开，奇峰秀水渐次展开。她
猛地坐起，跪上座椅，小脸紧贴车窗，眼睛瞪得溜圆，似要
将这天地奇景尽数纳入眼中。拔地而起的峰峦，圆润翠
绿，在澄澈天空下青翠欲滴，宛如一块块巨大的碧玉，被
随意散落在广袤的绿野之上。

“爸爸快看！”她惊喜地指向窗外，“好多好多帽
子！”——那圆润温厚的山丘，在她眼中，竟成了天神遗
落人间的巨大帽子。峰影流转，时而如倒扣的碧碗，时
而似静卧的巨兽；近处是平整如棋盘的稻田，远处有蜿
蜒似银带的河流，缠绕在奇峰之间。她兴奋地转头：

“这个帽子圆，那个帽子尖！”竟自顾自为群山分派了不
同款式，引得邻座不禁莞尔。

忽而，她指向前方一座孤峰，峰顶浑圆，惊奇地问：
“那顶大帽子，我能戴吗？”稚语如石投静水，激荡起满车
笑声。那一刻，万古沉默的峰峦，在她清澈的童眸中被点
化、熔铸、重新命名。这“会飞的房子”正载着她，掠过一
顶顶天神遗落的帽子，阳光为它们镶上金边，稳稳地扣在
绿野之上。

旅行结束，返回深圳。她头头是道地讲起桂林见闻：
漓江的水清得像玻璃，竹筏漂在上面像在飞；那些戴着尖
尖帽子的山，比画册里的还要绿、还要神奇……最后，她
拿出特意珍藏的蓝色车票，票上印着日期与座号。这小
小的纸片，不仅承载了300余公里的旅程，更铭刻着她人
生中珍贵的“第一次”：第一次用好奇的小脚丫丈量飞驰
的高铁，第一次用纯净的双眼，为神奇山水赋予“帽子”的
童真定义。

□□雷建设雷建设

帽 子 的 天 空

萨仁图娅是一个美丽的名字，在蒙古
语中它寓意着月亮的光华。1949年出生的
她虽然已年过古稀，却依然笔耕不辍，并活
跃在诗歌活动的前沿。

萨仁图娅的诗歌意象与情思无论宏大
还是细微，都铿锵有力、感人肺腑，因为它
们都是诗人浓厚、真挚、素朴的思想情感涌
溢出来的。诗作整饬的外形与韵律，构建
了艺术形式的和谐、舒畅与浑厚，并令她的
每一首诗都具有优美的乐感，在书写的时
候，诗人内心一定在情不自禁地忘情歌唱！

她珍视当下的情感体验，从而她的诗
歌中灵动的意象里泼洒出一位热爱自然与
人间者的无限激情，给读者蓬勃的生命感
召力。她追索民族血脉，将大地之爱、故乡
之情和民族认同感巧妙地结合起来，让读
者体会到她的感染力后面巨大而广阔的历
史与时代背景，引人思考个人与世界的关
系。她也思考“灵魂的归宿”，而这归宿是
她自己的热爱。例如在《故乡土默特》一诗
中，诗人反复咏叹“我的故乡土默特”时，我
感受到了她的热爱以及这热爱反哺她的幸

福、喜悦和静逸。由此，萨仁图娅的诗作，
在感性生动笼罩中，情思饱满、充盈，从而
诗歌意境荡气回肠。

萨仁图娅诗中，娴熟、醇真的修辞俯拾
皆是。在《蒙古女人》中：“大草原上的蒙古
女人/花朵般美丽 一千倍美丽/泉水般纯净
一万倍清纯”。在这里夸张的抒情传神地
表达出诗人对蒙古女人的赞美，诗人为她
们感到骄傲。再比如诗人诗作中常见到的
重章叠唱的修辞手法，赋予诗作隆重的气
势，从而能够将她常常咏叹的对大地、山
川、祖国和故乡的热爱之情广阔铺展，呈现
出气贯长虹之风貌。当然，这既离不开诗
人聪慧且富于变化的想象，更与诗人语言

天赋息息相关。比如，在《草原深处哈素
海》一诗中：“一泓精妙的蔚蓝纯净/万千芦
苇摇曳迎着微风/几只水鸟翩然起落/草原
深处的哈素海透彻晶莹”。隽永的语言，细
笔描绘出一幅物象葱茏、活力充沛的哈素
海图画。

历史的勋业、战马的奔腾、马头琴的悠
悠歌吟，等等，诗人从它们中采撷“春雨的
清新清凉”，温润读者的心灵，给予人生命
的鼓舞。她的诗作包含着昂扬蓬勃的朝
气，像草原的绿色与马蹄音响一样，提振人
的精神。这是诗人的用心良苦：生活不一
定总温暖，但读诗的感觉一定温暖，一定让
人受益。

□□齐凤艳齐凤艳

时光渡口的诗意守望
——萨仁图娅诗歌掠影


